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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我支出的最

大一笔费用就是医疗保
险，一年下来三千多美
元。不过贵有贵的好处，
可以随便到哪家医院看
病 （当然牙科不包括在

内）。有朋友嫌学校的医
疗保险太贵，就选择了一
年只需要几百块的那种，
结果看了一次急诊，拿到

账单时，发现自己还要支
付八百多美元。他自然后

悔不已。
我刚到美国时，去了

一家私立医院看急诊，事
后账单一张张地寄来，医
院的、急诊室的、化验室
的，分门别类，最后算了一
下，总共需要三千多美元，

多亏买保险，最后自己只
需要拿出一百多美元。怪
不得有人说，在美国如果
没有医疗保险，看个病可
以把自己弄破产。要是真
是穷得银行里面没有存款
倒也好，法律规定医院对

于急症病人是不能够拒
收，付不出诊费的病人由
相关的政府提供经济援
助，当然“援助”最后也都
到了医院，医院可不会做
赔本的事情。

在美国看门诊需要
赔上时间，如果没有预

约，等上一两个小时是很
平常的事情。如果约了专

科门诊，我的经历是需要
等上差不多一个月，没有
办法，越是好的医院，医
生的预约等候时间越长。

我看到不少的报道，
批评美国的医生，对于那
些有医疗保险的病人，往

往会开出比正常需要多
得多的药品，同时也会为
他们进行可能并不需要
的检查，可能他们觉得反
正这些开支都是由保险
公司负担的。但是这样就
造成了医疗浪费。我的经

历倒还好，有一次感冒了
去看医生，自己觉得问题
似乎很严重———呕吐，感
觉忽冷忽热，但是医生给
我量了体温和血压———既
没有发烧，血压也很正常，
结果他就给了我两张打印

出来的“应对感冒指南”，

让我根据建议，多喝水，吃
清爽的食物。我问医生，没

有药吗？医生反问，没有发
烧，为何要吃药呢？想想也
是，遇到感冒，如果有足够
的时间休息，身体自然会
作出调节，抗生素吃得多，
反而对身体无益。走出医
院，我仔细想想这事，心里

对医生很是感激，因为他
鼓励病人用自然的方式来
康复身体。

不过不是每个美国
人都买得起医疗保险的，
目前美国还有 0.46亿人
没有医疗保险，占总人口
的 16%，而在上个世纪

80年代，没有保险的人口
只占全部人口的 12.5%。

1990年，全美国的医院
急症室在收治没有医疗
保险的病人所产生的医
疗费用达到一百亿美元。
这个问题已经成一个越

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布
什推出的医疗保险减税

计划，就是希望有助于这
批人能够负担得起医疗
保险。

美国的医疗保险支
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
占 GDP的 5%，70年代
上升到 8%，而到 1995
年，已经超过了 15%。

1995年美国政府的医疗
保险支出总额达到了
1598亿美元，占联邦财政
总支出的 10.5%，是仅次

于社会保障项目的第二
大政府财政支出项目。但
是美国依然是西方发达
国家里面，唯一一个没有
全民医疗福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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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莲花也许是佛的启示，是人在不安中寻求
的静———莲历来是静美的象征与极致，是心可以安

坐的所在。然而，聂危谷的灵魂未免太强旺了，于是
把莲花都惊动，都点燃，熊熊燃烧并且热切舞蹈，以
整个的生命为代价去寻求那一瞬间的大美。

我不知道原来莲花在她静美的外表下面，也可

以有着这样昂扬与无穷无尽的激情。或许是因了一
颗向往辽阔的心。尽管他早期的莲花，也是静美的，
但是已显现出辽阔之气。他似乎永远不喜欢一朵两
朵孤芳自赏的莲。他笔下的花总是一泻千里，浩瀚
无垠，惊天动地，在他的笔下如音乐般轰鸣。他的凡
高系列、贝多芬系列……特别是他的莲花系列，一

幅幅翻过去，一气看下来，就像是一支气势恢弘的
交响曲，如海涛的奔腾，似英雄的呐喊，你能看见音
乐的起伏变幻，听得到主旋律的激烈慷慨与和弦的
低徊忧伤。他的旋律，他的莲花，真就是掠过呼啸山
庄上空的呼啸的暴风雨，是万千生命的呐喊和狂
舞。这呐喊与狂舞中没有丝毫对死亡的恐惧，而是
对生之极致的渴望。我从茨威格那里理解的激情二
字，终于在聂危谷的这些燃烧着的画面中得到完美

的表达———
“当真正的音乐来到我心中的时候……那是来

自宇宙的音乐迷失超越人们理解力的音乐……它
们与我本人无关，因为我仅仅是一条渠道。……它
把自己给了我，我又将它表述出来，这是我唯一的
乐趣。我就像一个中介体。我就是为寻找这样的瞬
间而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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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我刚到四套

时，冲谁都叫老师。与刚
强打招呼时，“老师”二
字还没出口，他就用经典
磁性的嗓音温柔地拒绝
我：“千万别叫我老师，
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了。”
现在，他还总是故作遗憾

状：“唉，端端若是总像

当年那样多好……”好
汉不提当年“柔”了，而

现在我猛然发现了一个
现象———越来越多小同
事称呼我为“老师”了！

当然，叫我老师的都
是刚来台的小同事和实
习生。在走廊上，不时碰
见两颊潮红、看谁都微笑
的小朋友，他们总怯怯地

向我打招呼：“王老师
好。” 我最开始的反应
是，回头看看是不是王世
林“大叔”在我身后呢！
确定是我后，马上纠正：
“别叫我老师，叫我端端
姐吧。”我还自认为不成

熟的主持人，怎么转眼就
成老师啦！但是，一年又
一年，现在管我叫老师的
小同事越来越多，无论怎
么纠正也是屡禁不止。我
再问小实习生的年龄，已

经足足小我七八岁了。
唉，我的年龄的确已经够

做人家老师了，但水平不
够啊，心虚着呢！

大家都说六岁就有
一个代沟，我与新的小同
事打交道真正体会到七
十年代生人与八十年代
生人的不同之处。首先，
他们发给我的短信中的

一 些 用 语———“ 谢 谢
哈”、“不客气哈”，这些
“哈”字我和同龄人发短
信从来就没用过，这可能
也算新新人类一个小标
志了。另外，他们身上有
一些特有的“不在乎”的

劲儿，甚至表现在工作
上。刚来我们这实习的小
同学由于对一切都不熟
悉，就从最简单的活———
给主持人打印导语做起。
这个工作很简单却有一

定的危险性，因为我们平
时都是在电脑上看稿子，

交到我们手中的纸稿一
般都是在台子上看了。如
果稿子拿错了，直播线上
就会很被动。我们有两个
小实习生，第一次把两条
稿子“偷梁换柱”了———
上半截还是“进入春季，

北方一些地区出现沙尘
天气”，下页就突然变成
“马拉多纳深度昏迷”。
这若是没来得及看稿就
念出去，观众一定以为自
己耳朵出了问题，还好之
前就发现了。下来后，我

非常严肃地对他们讲了
直播的重要性———据观
察者说，我皱眉时还真挺
像“老师”的。结果，没过
两天，他们又不小心把一
条导语的第二页盖住了
前一页的两行字。我只好

无奈地问他们：“你们是
不是要考验端端姐的现

场反应力啊？”
很多小同事都喜欢

听周杰伦，而我对他的印
象一直停留在 《我的地
盘》那首歌上。我第一次
听这首歌时除了几个“的
儿”，别的一个字都没听

懂。结果，前一段时间，我
和几位同事去看《满城尽
带黄金甲》，当片尾曲响
起时，我问了一句震惊四
座的话———“谁唱的？”
其中一位回答我：“我可
知道他们为什么叫你老

师了，就你和我爸能问出
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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